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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一点点拉开，灯光先是一点两点
亮起，片刻工夫就万家灯火了，新龙不由得
心焦起来。摩托车熄了火，可他的屁股没
离车座，他在等媳妇芳玲。他们小夫妻都
在这个工地打工，今晚赶了点活，下班晚
了，走到大门口，芳玲说要上厕所，他停住
了车。芳玲拿着包就往厕所跑，他喊了一
声：“麻利点！”芳玲“哦”了一下，头都没
回。好半天不见芳玲出来，他按捺不住，按
响了摩托车喇叭。喇叭响了才见芳玲出
来，嘟哝他：“按啥呢，没见过你这号人，把
我耳朵都吵麻了！”

“磨蹭啥哩，就是生娃都生出来了……”
他的埋怨戛然而止，呆看着芳玲。

“ 看 啥 哩 ，没 见 过 。”芳 玲 笑 得 一
脸灿烂。

“我就说哩，半天不出来，原来是换衣
服去了。”新龙也笑了。

午休时，芳玲跑到附近超市买了件连
衣裙，干活时不能穿，刚一下班就迫不及待
地换上了。

“黑麻咕咚的，你穿给谁看呢？”
“就给你看嘛！”芳玲笑着旋转了一下

身体，裙裾飘飘，“好看吗？”
连衣裙白底红花，像是可着芳玲的身

材做的。芳玲的身材好，就是个衣裳架子，
新龙看在眼里美在心里，嘴里却说：“别臭
美了，赶紧上车，家里还有娃娃哩。”

“有咱妈咱爸照管着，有啥不放心的。”
芳玲说着坐上了后座，又关照一句：“天黑
了，开慢点。”

新龙哦了一声，摩托车上了路。
月亮挂上树梢，夏日的晚风扑面而来，

吹散了全身的疲惫。来到一个岔路口，摩
托车拐上了乡村公路。路两边的白杨树黑
森森的，把本就不宽的路挤成了一条黑洞
洞的胡同。新龙开亮了摩托车的大灯。

转过一个弯，新龙借着灯光瞧见一个
人站在路中央朝他招手，他放慢速度，到了
近前才看清是个中年汉子。再仔细看，路
边停着一辆农用车，他急忙踩住刹车。

“老哥，帮个忙！”中年汉子走过来，给
他递了一根烟，一脸讨好的笑。

新龙二十八岁，中年汉子年纪在四十
开外。他笑道：“我该叫你老哥哩，啥事？”
他明白中年汉子有求于他，就接住了烟。

中年汉子给新龙把烟点着，指着路边
说：“这狗东西不知咋弄的，从车上跳了下
来，我死活弄不上去，这条路车少，等了大
半天才等来了兄弟你。”

农用车的车灯照着路边，新龙瞥一眼，
中年汉子说的“狗东西”是头肥猪，足有二
百多斤。原来猪撞开了车厢的防护网，跳
了下来，此时卧在路边哼哼。再看中年汉
子，浑身上下脏污不堪，显然，他已经跟肥
猪较量了一番，没有取得胜利。

新龙笑了一下说：“看来咱俩有缘分。”
猛地吸了几口烟，把半截烟头啐在地上，说
了声：“动手吧！”

两人一起上手，抓耳朵提尾巴，可猪
不肯就范，号叫着拼命挣扎，似乎四个蹄
子钉在了地上。两人一猪缠斗一番，耗尽
了体力。新龙喘着粗气，满脸歉意地看着
中年汉子，似乎没弄上车是他没尽力。中
年汉子用衣袖抹着额头的汗水，大口喘着
气，骂道：“这狗东西重得很，还跟人较
劲！”抬腿踢了猪一脚。猪哼了一声，似乎
也有满腹怨气。

这时就听有人说：“我帮个手，不信还
把它弄不到车上去。”

两人转过眼，是芳玲。中年汉子把目
光转向新龙。新龙笑着说：“这是我媳妇，
我咋把她给忘了，来，咱三人一起上手！”

三人一起上手，猪拼命挣扎，还拉出了
屎尿，把芳玲的新连衣裙弄污了一大片，可
就是弄不到车上去。芳玲心疼得直皱眉，
中年汉子内疚地直搓手：“这，这……”他不
知说啥才好。

三人正在焦头烂额之时，远处有车灯
闪烁。芳玲欢叫一声：“来车了！”

车到近前，是辆黑色的小车，没等他们
拦车，小车就停在跟前。车门打开，下来了
个中年人，西装革履，还戴着眼镜。

新龙嘟哝说：“不是咱的菜。”
芳玲心里也没了底，还是对中年汉子

说：“不管咋地，还是请他帮个手吧。”
中年汉子掏出香烟，看着“眼镜”的衣

着，递烟的手却迟疑起来。
“眼镜”走过来看了一下眼前的景象，

说：“猪掉下来了？”
“可不是咋的。”中年汉子说着把香烟

递了过去，“眼镜”却摆了一下手，说：“不
会。”转身又回去了。

三人都呆在那儿，面面相觑。新龙嘟
哝说：“我说他不是咱的菜，咋样？”

芳玲没说话，往地上啐了一口：“呸！”
最难堪的是中年汉子，拿烟的手僵在

半空，半天收不回来。这时就见“眼镜”打
开车门，脱了外套，解了领带、又脱了白衬
衫，扔进车里。最后只穿着背心，走过来笑
着说：“我那行头不好洗。来吧！”

三人先是愕然，随即如梦初醒。中年
汉子绽开了笑脸，收起了烟盒，新龙小两口
相视一笑，也都捋袖子挽裙裾。四人一起
动手，抓耳朵提腿揭尾巴，猪拼命地号叫
着，就是不肯就范。中年汉子说：“我喊个
号子，咱们一起发力！”

中年汉子喊了一声号子：“起！”
四人一起发力，猪被扔上了车厢，每人

身上都沾了猪屎。“眼镜”在路边拔了把野
草擦手，新龙捋了一把树叶边擦手笑着对
他说：“你刚才应该把背心也脱了，你看看
这会儿成抹布了。”

“眼镜”看看脏污不堪的背心，笑着说：
“回去要挨批评了。”

“你怕老婆呀！”新龙笑了。
“你不怕吗？”“眼镜”笑着，眼睛却

看着芳玲。
芳玲瞪了一眼新龙，新龙的笑声戛然

而止。芳玲抿着嘴笑，转眼看着“眼镜”。
不知怎的，她忽然敛住了笑，脸上的神色怪
怪的。中年汉子收拾好了防护网，过来给
新龙和“眼镜”敬烟。新龙接过烟，见“眼
镜”不接烟，便说：“真不抽啊？”

“过去抽，现在戒了。”
“戒了？是个狠人啊！”
“眼镜”莞尔一笑，算是作答。这时中

年汉子又说道谢的话，新龙摆手说：“谢啥
哩，今晚这事就是县长碰上了也会帮忙的，
不帮忙就不配当县长，老哥，你说我说的是
不？”新龙把目光转向“眼镜”。“眼镜”笑道：

“小兄弟，你这话说得好，别说当县长，恐怕
连人都算不上。”

几个人都笑了。
农用车开走了。
小车也开走了。
新龙发动了摩托车，见芳玲站在那里

望着远去的小车发瓷，喊了一声：“走呀！”
芳玲上了车，说：“我看那‘眼镜’很眼熟，

像是前天来工地检查安全的那个孙县长。”
新龙说：“你没看错吧。”

“没看错！也戴着眼镜，也是四方脸，
特别是口音，一模一样的，错不了！”

“哦，这么说他还真像个县长。”
“啥叫真像，人家本来就是嘛。”
新龙扭过头去看，小车早已没影了。
摩托车吼了一声，向前奔去，车灯把路

面照得一片光明。

夜夜 遇遇
贺绪林贺绪林

兰考人记住了你的疼痛

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
你最奢侈的家当
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自行车
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勋章
肝病是你的疼
更疼的还是兰考的“三害”
在兰考，争分夺秒
你摁住风沙的翅膀，摁住了盐碱的尾巴
摁住内涝的张狂
没有摁住你的癌细胞
你赊欠家庭的天伦之乐
却给兰考人民斟满绿色希望
风雪引用过你的清白和虚怀若谷
百姓记住了你，记住了你的疼痛

落霞与长空一色

任长霞，皓腕雄风，撑起
万丈红霞，擎起
一把正义的利剑，
洞穿黑暗中的虫子和隐藏者
面对王松甩出的一沓钱，你拍案而起
我这儿没有金钱能打通的关节，只有正义的法律
王松集团六十五名帮凶落网
百姓为你树碑
有为而威邪恶畏，为民得民万民颂
凛冽的风中伸出纤细的手

“砍刀帮”覆灭，百姓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
在那个最美的四月，你走了
十四万群众，长歌当哭
浩浩长街，成了缅怀你的精神圣地
落霞与长空一色

防微杜渐

廉洁，一双用廉和俭编织的隐形翅膀
青天之上翱翔，风雨兼程
廉洁，一方镇纸，写满家规和祖训
比如洁身自好，比如方正廉俭

点一盏灯，在你的血管
精选几粒坚硬的文字，作心脏的支架
迷茫的时候
过滤残渣，过滤一些歪门邪道
重温右手举起的誓言

为了心中，那片茂盛的青莲
不被肮脏的利齿蛀损
呼唤正义
向春天的原野，喷洒最为有力的“敌百虫”
喷杀一切一切虫卵
连同他们的生存的土壤
让良心，让道德，在阳光下熠熠生光
和青莲一起，做蓝天下最美的风景

裁一畦白云，抒写清风廉韵的诗行（组诗）

周 婷

如果有一段时光总是
让你想起，那一定是你刻
骨铭心的记忆。如果有一
些记忆总让你念念不忘，
那一定是你弥足珍贵的人
生轨迹。

就像时隔十多年后的
今天，在老屋的小院脱麦的
画面，又再次敛起了岁月的
棱角，唤醒了琐碎的流年。
曾经儿时在老屋的小院和
亲人与邻家一起脱麦的记
忆，如一泓清泉般涌入心
头。仿佛在这些流光碎影
之间，永远存留着那个充满
欢声笑语的夏天。

十 多 岁 的 那 几 年 ，院
子里树上的杏黄了，阳坡
头地里的麦也就黄了。那
个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
麦，收麦的时候是放暑假
前后，我和妹妹跟着爷爷

奶奶还有父亲母亲一起去地里收麦。我喜欢
站在地头向远方眺望，看着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铺满麦子，就暗自思忖，如果长大了，我就不种
麦，怕太远，嫌太累。但当父亲割好了麦，爷爷
用麦草捆起来，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背了起
来，向老屋的方向走去。麦芒总是扎脖子，我
索性就用头顶起来走。这一走，就走了整整一
个少年。

脱麦的时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
一天，左邻右舍都会背着叉来帮忙脱麦，父亲母
亲也会提前准备一些平时不舍得吃的饭菜，还有
西瓜和果啤。也是那时候，爷爷跟我说，咱们过
日子不能不细发，但接人待客不能不大方。尽
管，小院还是泥土地面，脱麦机还是很多家共用
一台，接电都要从电线杆上搭，但掉进泥土缝的
每一粒麦，爷爷奶奶都捡拾得仔仔细细。那个时
候，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在麦草垛上肆无忌惮地
闹，没心没肺地笑。

直到十七岁那年，我离开贫穷的家乡，去了满
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的城市流浪。在外面的那
些年，我似乎已经忘了在家种麦的事情。二十五
岁那年的冬天，从流浪七年多的城市退回到自己
的家乡，才发现种麦的人越来越少，脱麦机上的灰
已厚厚一层。

时过境迁，这世界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一切都
在变。但今天，尽管我再也不会用头顶着麦，而是
用农用车一次拉着很多麦回去。只是脱麦的时
候，以前的很多亲人都不在了。他们美好的光阴
留在了麦田里，也消失在泥土中。没有人永远种
麦，但永远有人种麦。

关于麦的记忆，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
模糊，也可能在很久以后没有人再提及。但，在铭
记这份记忆的人心里，会愈发清晰。

收
麦
的
记
忆

薛

超

暮春时节，春意更浓。环顾小城四周，山峦叠翠，花枝招
展，如诗如画。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里，我心中多是欢
欣。随着脚伤的康复，又能重新迈步，去欣赏一幅幅美丽的
山水画卷了。

一个多月前，我在小区晨走时突然崴脚，崴出了一段
寸步难行的时光。四十多天宅在家里，成了半生中最长
时间的静养。面对突如其来的“长休”，真有些不知所
措。开始的几天里，天天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
活，多少有点惊喜，不必每天做饭洗衣干家务，不必人情
礼往四处奔波，睡到自然醒，长久刷屏看手机，多么随心
所欲的生活。

随着疼痛和肿胀的缓解，渐渐感到空虚和无聊。回想半
生，忙忙碌碌工作与生活，退休了想出去游玩，舒心快意一
番，不料是脚崴了，只能在这小小的房间，每天举步维艰，躺
在床上无所事事。“伤筋动骨一百天”，按照医嘱休养外，能做
些什么呢？苦思冥想后，感觉阅读是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
于是，每天坚持定时起床，打开手机搜索工作期间想读未读
的文学作品，把陈彦、红孩儿和方英文等作家的名篇名作一

一放在收藏夹里。天天沉浸在文字里，坐着看，躺着看。读
着读着，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个生动的画面，我也仿佛走
进了春天,拥有了无限活力。品读佳作，让我体会到文字的
力量，内心感受到文学带来的愉悦。“书能香我不须花”，虽然
错过了繁花似锦的春色，但行走在美文诗词中，亦能感到醉
人的芳香。

宅家时间长了，总想看看窗外的风景。我曾想下地开
步走，但受伤的脚一着地，就疼得浑身战栗，只好打消迈步
的念头。在家人精心护理和鼓励下，我咬着牙忍着痛，从
卧室到客厅慢慢挪动，拐杖头一天天敲打着地板，步履越
走越稳当了。随着脚伤的好转，开始用单拐辅助左腿走
路，逐渐地觉得左腿犹如卸下了厚重的靴子，变得灵活起
来。这段时间，经受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的不便，被亲情包
裹，被文学滋润，我心情舒畅，寂寞暗淡的日子，也变得充
实有味。

重新迈步，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要珍惜每一个能行
动自如的日子，干好每一件心之向往的事，爱身边每一个
可爱之人。

重 新 迈 步
陆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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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杨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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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 李继平 作


